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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数字劳动资料为特征的数字劳动逐渐取代传统劳动形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我们在

享受数字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数字所带来的数字劳动异化的危机。基于此，全文在马克

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围绕数字劳动展开分析与批判。首先，通过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为依据，分析“数

字劳动”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并阐释了数字劳动异化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再依据马克思对异

化劳动的四重规定的研究路径，阐释数字劳动异化的生成原因。最后，在辩证看待数字劳动的基础上，

对数字劳动异化提出可能的扬弃路径，将劳动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劳动真正成为自由自主的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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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labor, characterized by digital labor materials,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raditional labor forms and become a universal existence. While enjoying the huge divi-
dend brought by digital development, we are also facing the crisis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brought 
by digital. Based on this, the full text analyzes and criticizes digital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Firstly, based on Marx’s alienated labor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labor” and Marx’s alienated labor and explains the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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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festations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and then explains the causes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according to Marx’s research path of four provisions on alienated labor.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dia-
lectical view of digital labo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ossible sublation path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liberates labor from the state of alienation and makes labor truly a free and independent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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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相关阐述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乃至整个社会都被包裹在一张由数字信息编制而成的密网之中，劳动形

式正在发生改变，以生产数字数据和数字商品为主的数字劳动登上历史舞台。相较于工业革命时期传统

雇佣劳动力而言，数字劳动似乎解放了劳动力。但这一现象的背后实则数字异化的加深。 
(一)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概要 
异化劳动作为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的一个部分，是从科学的、理性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下社会的

发展与人性的贬低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的操控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

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 p. 156)，在该环境下，工人所进行的劳动并非是实现自身发展，自主自由的

活动，而只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马克思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异化劳动的

基本内容：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异化、人与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

异化。这些异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导致了劳动者的痛苦和不幸。 
异化劳动的第一重规定，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

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1], p. 157)，劳动者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他们自

己，而是被资本家所占有，成为资本家牟取利润的工具。这种现象导致劳动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受到

了压迫，失去了对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和控制权。劳动产品的外化必然也会有生产本身的异化，异化劳动

的第二重规定，即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的外化，使劳动不属于劳动者的本质，那么工人在生

产活动中不是自愿的而是强制的、自我牺牲的和自我折磨的。“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

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 p. 159)，然而为了维持基本生存，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

力。因此，劳动过程对劳动者来说是一种痛苦和折磨，而不是一种自由和享受。异化劳动的第三重规定

人的类本质异化。“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 p. 162)，这是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区

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失去了对自己本质的认识和追求，变得越来越疏离和孤独，工人除了劳动

一无所有，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少得可怜的工资。这正是因为他们所生产的劳

动产品被他人所占有，其本质劳动——劳动也不归他所有，所以工资便成为劳动者唯一具有的所属物[2]，
因此他们的生产活动的“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1], p. 162)。人的本质

应该是自由、创造性和社会性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被剥夺了这些本质特征，变得越来越机械

化和单一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

异化”([1], p. 163)，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前三个异化表现的最终结果。凡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只要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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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身的范畴同样适用于他人[2]。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和疏离，资本家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压迫劳动者，导致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和敌对。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和反思。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作为一种

新的劳动形式，也存在着类似的异化现象。数字劳动异化表现为数字劳动者与数字产品的异化、数字劳

动者与数字劳动过程的异化、数字劳动者与数字类本质的异化以及数字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异化。 
(二) 数字劳动的形成及其特征 
在被大数据充斥的社会，正在引发一次新的技术变革，推动时代的转型，而数字劳动就是在这次变

革中应运而生，是一种数字信息时代下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的劳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数

字资本提供智能终端产品、软件、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技术性劳动和服务的劳动；第二类是基于数据

网络平台的自我雇佣劳动的劳动；第三类是网络使用者为数字资本提供无偿性、非物质的劳动[3]。其表

现形式可分为两类：有偿与无偿，前两类劳动为有偿性劳动，第三种则为无偿性的劳动。 
面向网络平台、数字应用、数字技术的数字劳动必不能脱离数字信息技术，必须雇佣技术型劳动者

进行开发、运营、维护、管理。网络平台雇佣劳动者为其服务，而网络平台用户在网络平台的整合下形

成一个购买劳动者劳动的主体。此外，无偿数字劳动是网络用户通过数字网络提供的网络服务来满足自

身需求的活动，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为数字资本提供无偿劳动。此外，网络平台通过

借助大数据收集并更新网络用户的信息，例如，网络博主的关注、商品的搜索，书籍的阅读等，整合分

析并制定出针对用户兴趣爱好的个性化推送。 
数字劳动作为新科技革命时代背景下的新兴劳动形式，相较于传统的劳动形式既具有属于自己的特

性，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首先，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快速、准确的信息处理

和传输，从而缩短生产周期，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同时，数字技术有很多待开拓的扩建领域，具有很

大的市场潜力[4]。其次，数字劳动具有创新性。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为数字劳动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和可能性。再次，数字劳动具有全球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劳动突破了地域限制，成为一

种全球性的活动。此外，数字劳动扩大了人劳动的自由度。相较于传统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跨越了时

间与空间的界限，劳动者借助数字网络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生产活动。 
(三) 数字劳动的本质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根本性的突破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异化的形态也会随着革命的兴起

发生变化[5]。数字劳动基于数字技术生产劳动，就数字劳动活动本身来说数字劳动是物质性的活动，劳

动者需要借助劳动工具、对象从事生产活动，而这些劳动工具、对象的最初来源就是自然；就劳动产品

来说数字劳动是非物质性的活动，数字劳动是以生产数据信息为主的新兴劳动，而以文字、图片、视频

为代表的这类数字商品需要依靠数据信息。因此，数字劳动则是依靠数据信息作为生产资料的劳动形态，

数据具有使用价值。而数据作为劳动资料，通过数字算法、分析、整合成新的有价值的数据，成为数字

平台企业所利用的数字商品，在此过程中创造出交换价值，数据同时具备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此，

从本质上来讲，数字劳动符合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一般规定，“数字劳动即一种新兴的生产力，也是一种

新兴的劳动形式，兼具劳动力和劳动双重属性”[6]，是劳动在数字信息领域的新样态。 

2. 数字劳动异化的表现及其生成原因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与发展，数字劳动逐渐塑造我们的生产活动，劳动者不可避免地受数字资

本的支配与控制，这导致了数字劳动者的痛苦和不幸。因此，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深入认识数

字劳动异化的生成原因与现实表现。 
(一) 数字劳动异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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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数字劳动异化的具体表现在：第一，人依赖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导致对数字化的

盲目崇拜，使得数字“拜物教”的产生。第二，数字化劳动导致人的单向度的生活。在数字资本的压榨

下，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变成单一的生存手段。第三，人的生活被数字量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变

成数字与数字之间的交往。第四，在数字管控下，劳动者在劳动活动过程中的动向都受到数字资本家的

监督，造成去个人隐私化的形式。 
第一，数字劳动导致数字“拜物教”的产生。“人们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对自

身的对象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的社会的自然性质……就因为这种转换，所以劳动生产物成了商品，

成了感觉的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7]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各行各业都朝着数字化转型升级，网络平

台通过大数据、互联网收集数据，通过数字技术的整合、计算、推理，精准定位数字网络用户的兴趣爱

好、消费需求，提供人性化服务。这些现象的背后实质是数字网络主体在进行数字活动的同时无意识地

进行了数字生产活动，其劳动产品——数据，成为数字资本家获取暴利的真实工具。数字“拜物教”更

深层次地遮蔽了人的社会关系，它不断吸取抽象力量统治现实世界，让数据牵引人的实践，让人对数字

的追逐越加疯狂。第二，数字劳动导致人的单向度的生活。数字劳动者对数字劳动避之不及，在数字劳

动过程中往往感到疲惫和无力，在精神上受到了压迫，其次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所窃取，他

们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这导致他们在物质上也受到了压迫。“人们似乎活在他们的商品之中；

他们的灵魂困在他们的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之中。把个人束缚

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8]而在数字劳动活动

中，人们似乎活在他们的商品之中，灵魂困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之中，为了维持肉体生命的基

本生存不得不继续遭受身体与精神的摧残，因此，劳动者成为只会肯定数字的单向度的人，劳动同时也

降格为单一的生存手段。第三，数字化劳动导致人的社会生活被数字量化。互联网中无意识的数字劳动

者既是数据的消费者又是数据的生产者，在这样“自产自消”的劳动模式里，他们并没有走出自产数据

的泥潭，反而落入到大数据算法下的信息茧房[3]。数字产品的时代化、图像化、碎片化，数字化加深了

数字网络对人的羁绊，广大互联网用户陷入数字塑造的虚拟世界中，导致自我封闭、人情冷漠，从而排

斥现实社会的活动。第四，数字化劳动导致个人隐私的淡化。人受其劳动产品大数据、云计算等的监控，

其在网络中的痕迹被大数据收集，商家通过计算网络的原数据掌握劳动者的生产情况以及消费者的需求

趋势。“在时间维度上，数据挖掘与算法分析使得隐私边界从过去延伸至现在甚至是将来，数字成为维

护个人隐私安全的重要内容”[9]，在空间的维度，数字劳动时间范围扩大，“产消合一”的劳动模式使

得个人空间的界线与公共办公空间的界线模糊。 
(二) 数字劳动异化的生成原因 
在数字资本的大环境下，劳动者对生产活动的时间、地点、方式等要素拥有很大部分的自由选择权，

然而，劳动异化并没有消失或者是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劳动异化披上数字的外衣，

从而导致数字劳动异化的现象。 
首先，数字劳动中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在数字资本的逻辑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关系被遮掩，

“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他对立的独立力量”([1], p. 161)，
由劳动者通过劳动生产的产品不由劳动自由支配，而成为数字资本用来操控劳动者的反向力量。因此，

“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统治”([1], p. 157)。 
数字劳动中人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1], p. 159)，这是劳动者与

劳动活动相异化的本质体现。有偿劳动者与资本家建立了雇佣关系，负责技术研发、软件设计、程序编

写等专业技术性劳动以及网络平台租用劳动，而劳动者的活动不受其自身决定，而是由购买他们劳动力

的资本所支配。在无偿数字劳动中，对劳动者的压迫更加隐蔽，劳动者并没有在数字资本下被迫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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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可以基于自身的主体意愿自由选择，其实质是劳动现实被“产消合一模式”中的“消”的部分掩

盖了。网络用户在使用网络的同时，资本对网络用户进行数字活动产生的数据的无偿性利用，让网络用

户产生消费需求，但这种消费需求并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资本家的刻意引导、塑造，获取更大利润。

在数字网络中，人们在网络上产生的一切行为都将被转化为数据，为资本最大化利用，而在这一过程中，

数字生产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沦为数字生产活动的工具[5]。 
数字劳动中人的类本质异化。无论是在有偿劳动还是在无偿劳动中，劳动者的生产活动都不受自我

意识的自由支配。在有偿数字劳动中，资本家为迎合数字网络消费者的需求——日新月异、更新换代的

速度极快，要求数字劳动者在短时间内完成新技术、新程序的研发。该类劳动者自由支配的时间被无限

缩小，工作的空间被无限放大，承担着劳动强度极其强大甚至超越生理极限的工作，使得劳动者在精神

以及身体上遭受巨大的摧残。因此，在无偿劳动中，人的劳动不为自身所察觉。数字网络用户在网络平

台上依据自己的主体意愿进行检索、查询、浏览等活动，但是在这活动过程的同时也为资本家免费生产

了新需求的数据、获取更大利润的机会。在数字资本的操控下，数字资本积累的速度不断提高，资本逻

辑不断加强，数字劳动不再是一种“由自”的活动，而是与劳动者主体意愿相悖的、独立的、相异的。 
数字劳动中人与他人之间相异化。在有偿数字劳动中，数字劳动者与资本家相异化的逻辑与马克思

劳动理论大致相同，人的劳动产品和劳动不受自己支配而是在资本家的操纵下依赖数字时代的需要应运

而生。在无偿数字劳动中，人的数字活动的程度与展开加深代表着人与数字网络的关系越深、牵涉越多，

人就会更加依赖数字网络。“我们身体被数字工业封锁在固定的场所里，在一个数字营造出来的环境中，

实现了与全世界的交流。这是更深层的人与人的异化”[10]。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例如社会分工、商品交

换、交流联系，都以数据信息交换中介替代，人成为孤独的个体。 

3. 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路径 

数字劳动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不能以偏概全。因此，对于数字劳动我们需要辩证看待，

应对数字劳动异化带来的诸多挑战，我们需要提出扬弃数字异化的可能路径，消灭数字劳动异化，推动

数字技术的发展。 
(一) 唤醒人的劳动主体性意识，形成科学的数字劳动观念 
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但是数字技术不应该只是劳动者追求物质财富的

工具，更应是劳动者用于解放劳动的手段[2]。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帮助劳动者认清数字资本运行的实

质，形成科学的数字劳动观念，恢复人在数字劳动中的主体身份，增强对数字的掌控。一方面，加强数

字劳动教育的普及，增强数字劳动者的技能教育，提升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数字劳动者需增强自身

的权益与义务，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学会在数字劳动过程中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 规范数据的合理化运用，寻找“以人为中心”的技术路径 
在产生海量数据的信息时代，数据以生产要素、商品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人类的生产、生

活、交往等活动逐渐被数字符号替代。对此，扬弃数字异化劳动的路径不仅要完成在价值层面上的批判，

同时也要形成一套可落地、可度量、可复制的制度–技术–经济方案。首先，数据确权。明确数据生产

者的劳动类型、在什么条件下、对哪些数据具有哪些权利，将每一条数据与其生产者一对一绑定，确保

谁劳动、谁收益、谁治理，让数据重新嵌回劳动者的控制链条；其次，算法透明。从传统意义上的算法透

明“可解释”到数字劳动中注重解释谁的劳动如何被定价、排序、淘汰，要求过程透明、结果透明、纠

偏透明，劳动者可以参与算法规则的制定、迭代以及废除，把隐藏的平台来回公共领域，让劳动者从算

法被支配转换到算法共同治理的道路。在制度层面，可以出台平台算法管理的相关规定，约束劳动强度，

以及数字劳动透明化的相关条例，用于订单分配、绩效评估、超时判罚、信用评分环节，从“建议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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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强制披露”；在技术层面，开发劳动强度预警系统，实时采集天气、路况、工作时长，通过算法模型

生成风险评估，实现动态监管与干预，让解释权回归劳动者；在治理层面，每月进行投票表决调整算法，

同步上传日志，并实时抽查，平台开放可解释接口，让劳动者共同参与决策。最后，公益平台商业模式。

制定标准的培训、订单、分红、退出四条规则，公益资金撬动公共订单，用公共订单带动当地企业，平台

流量转变为公益工时，把数字技术、平台流量、公共资金编织成一条自循环的“价值生态链”，实现“数

字劳动 + 公益”的可持续内生成动力闭环，让劳动者共享新增价值。 
数字劳动异化推动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那么通过技术的优势，数字劳动异化可以得到有效地治理。

同时，推动技术的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主旨，牢记技术创造于人，也服务于人的意识形态。因此，

技术开发者对于数字技术的研发不能单纯地为了追逐利益，数字技术是属于人类社会的，应推动数字技

术的应用社会化，做到开发出的数字产品是为民所想、为民所用的，技术不应该只是服务于富裕的人群，

也不应该是价高者得，数字技术的发展终点是一般的、全面的，它产生的价值是为了人类全面的发展，

去突破以往技术不能突破的领域，去打破可能。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数字劳动的异化也并非不能克服，潜在的风险并非不能规避，

面对数字劳动异化现象，通过唤醒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规范数字技术的合理化运用，寻找“以

人为中心”的技术路径，确保技术为人所用，实现数字劳动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

谐、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社会。 

4. 结语 

“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11], p. 31)是异化消灭的前提，所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消灭数

字劳动异化的基础。因此，数字劳动异化不是技术的衰退，而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一轮的改革，数字劳动在这个浪潮下席卷全球，人类社会开启数字转型。在数字

化的时代下，数字化信息突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极大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数字技术对社会发展

具有深远的作用，但数字技术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方向，应该理性看待数字劳动的发展，并积极寻求扬

弃异化的可能路径，让数字回归生命本身，让数字服务于人类，推动数字劳动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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